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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斯坦尼

青年梅兰芳是有民间外交活动经

验的。 1915年，他刚满22岁。 当时的外

交部为了招待美国由300多人组成的

一个教师团，邀请梅兰芳举行公演，评

价极高。此后，他的表演成为招待外国

来宾不可缺少的仪式。 为适合不懂中

文的外宾观赏， 他与友人创作了一系

列强调京剧舞蹈和服饰美、 造型美的

新作品。

1920年代左右， 梅兰芳在国内外

已享有盛名，相继受到国外邀请。在涛

痕所撰《法美争聘梅兰芳》一文中，记

述了1919年美法争相邀请梅兰芳的历

史事实：

梅兰芳就日本之聘，明言一个月，

出五万元之包银， 在日本已为破天荒

之高价。而中国伶界得如此之重聘，亦

为之前闻。 已定议四月中旬前往。

美国以为梅兰芳宜先到美国一

行，来回的五个月，以三十万美金聘之。

法国又以兰芳不到法国， 而法国

之戏剧美术不足以光荣， 无论须银若

干，法国不惜。

一名优出洋，小事也。外国当仁不

让，亦可见矣。然而兰芳不肯作拍卖场

之行为。 仍按约先至日本云。

现存资料中， 梅兰芳自己并没有

直接言及为何先访日本而不是美国或

法国， 然而考察其身边友人和文化氛

围，可知他首选日本并非偶然。

在梅兰芳身边的日本友人， 从民

国初期起就不少，如大仓喜八郎、龙居

松之助、福地信世、波多野乾一等。 辅

助梅兰芳的“智囊团”中，很多都有日

本留学背景，如冯耿光、李世戡、吴震

修等。 这些人士对梅兰芳出国访演首

选日本起到了内在的推动作用。

虽然美国和法国许诺的经济待遇

比日本丰厚，但是对梅兰芳来说，远赴

欧美意味着离开本乡本土和梅迷的观

演氛围，走向人生地不熟的他乡世界，

文化差异很大。 况且，法国、美国的“争

聘”同样属于民间的商业行为，并非政

府和戏剧领域的艺术交流。能否受到当

地观众的理解和欢迎，或者说能否取得

商业成功，是个虚无缥缈的未知数。

首次访日公演于1919年4月21日

从北京出发，5月30日返回北京。此行共

35人同行，盛况空前，中外人士纷纷设

宴践行。 4月25日晚9点到达东京车站

时，欢迎者堵满站台，留学生最多，其次

为新闻记者。“途塞不能举步。经留学生

多人举梅过顶，冲围而出。 乘摩托车至

帝国旅馆。 追踪而至者甚多。 ”

在频繁紧凑的演出和应接不暇的拜

会、应酬期间，梅兰芳依然挤出时间观摩

和学习日本戏剧，并与日本歌舞伎等艺术

家们进行会晤交流。 梅兰芳忙中偷闲地观

摩和接触日本传统的、当代的、革新的各

种戏剧形态， 这与他的访日动机是相符

的。 5月18日下午到达大阪后，他发表了如

下感想：

帝国剧场的演出受到了意外的欢迎，

我感到无上光荣。 曾听说日本的能乐和中

国戏剧相似，我看的（能乐）是宝生流，觉

得从鼓和伴奏音乐到剧情、情绪都（和中

国传统戏剧）很相像。

在帝国剧场的演出形式，实际上以梅

兰芳为主，以帝国剧场的女演员为辅。 梅

兰芳的演出剧目是5个折子戏———《天女

散花》《御碑亭》《黛玉葬花》《虹霓观》《贵

妃醉酒》，演出期间不断更换剧目。 同台演

出的日本剧目则始终一样。

除了5月6日和12日梅兰芳在别处有

重要串演，被改为第二出，其余场次梅剧

均为第四出登场。 据《春柳》之《梅兰芳东

渡纪实》记载，“自第五日起以后，每值梅

剧终场，看客即纷纷散去”，可见梅兰芳在

帝国剧场演了4场后即被日本观众认可 。

尽管是和日本戏剧同台合演，但观众的注

意力始终都在梅兰芳身上。

根据史料记载的梅兰芳第一次访

日公演上座情况， 除了 5 月 5 日的 4

等座有 7 个空位以外， 无论是东京的

有 1700 座的帝国剧场，还是大阪的中

央公会堂、神户的聚乐馆，上座率都是

百分之百，全部客满。这个事实，不仅能

够说明梅兰芳在日本的艺术号召力，而

且中国传统戏剧首次在国际社会亮相

即被认可，是对当时国内激进派所持彻

底否定“旧剧”观点的有力反驳，能够给

中国传统戏剧从业者以信心。

梅兰芳访日作为引人注目的社会

热点， 日本报刊的报道尤其迅速及时。

除了报道当事人的行踪、言论、事件以

外，也涉及对中国京剧和相关剧目的分

析评论。 其中对场上表演的即时的、鲜

活的评论，与以往在旧书堆里淘文章的

学究式文章有所不同，在戏剧史上留下

了值得研究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5 月 3 日， 《东京日日新闻》 以

鲜明而具有吸引力的大小标题称 ：

《在帝国剧场初次上阵的……梅兰

芳———柔美的手势、 奇妙的声音 观

众席中名流汇聚》。 其中对梅兰芳的

表演评论道：

“妖艳的梅，身段柔美，边舞边唱。开

始由于没有听惯，（观众席） 有笑声，听

惯后，观众就不再笑了……到十点五十

分， 梅顺利地完成了第一天以舞为主

的演出 。 虽然不无变化贫乏 （的感

觉）， 但是其肩、 腰、 脚的动作中韵

味十足， 有着日本男旦所无法模仿的

妙趣。”

5 月 20 日 《大阪朝日新闻 》 的

报道题为： 《全场观众被倾倒———于

中央会堂首演的梅兰芳鲜花般娇艳》，

并对 《御碑亭》 等剧目进行了评论：

在日本戏剧中， 怎么也看不到身

段如此柔美的舞蹈、 演员富有魅力的

表情、 精美的服装等， 首先在所有观

众的心中铭刻了对中国京剧的亲近感。

观众欣赏了梅兰芳细腻的表演、 袅

袅婷婷、 非常艳丽的容姿。 忘却了语言

的障碍， 心旷神怡地融入了他的舞台。

关于神户首场演出的状况 ， 5 月 24

日的 《神户新闻》 作了如下报道：

梅兰芳的首场演出是 23日。 总之， 大

肆宣传他是中国第一， 再加上觉得稀奇，

使得大家都有怎么都想看一次的心情。

昨夜的聚乐馆不折不扣地客满， 在开

演前就已挂出招牌。 剧场西侧的包厢里中

国领事稽镜以及神户的中国上层人物当然

全都到位。 还有二流、 三流人士和日本的

绅士淑女。 连最低价七角的三楼座位， 都

把添加的椅子座位踏台， 挤得身体动弹不得

也得忍耐。

据有关报道， 这场演出 5 月 16 日开

始试售票， 预约者蜂拥而至， 仅一天时

间几乎售罄。 其利润全部捐给中华学校，

演出的初衷已达成。

京剧传承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被称为国粹艺术。 100 年前， 中国
京剧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梅兰芳带它首次走出国门， 在日本掀起了一股
“京剧热”， 迈出了中国京剧艺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在梅派京剧艺术传人袁英明博士的著作 《东瀛品梅》 中， 对梅兰芳在

1919 年和 1924 年两次访日公演的成形过程和演出影响做了详细介绍。 本
期 “记忆” 栏目， 摘取了书中关于 1919 年梅兰芳首次访日的史实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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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无虚席， 全日本观众为其绝美演出倾倒

1913年， 19岁的梅兰芳第一次从

上海演出回京， 体验到了上海滩上的

新思潮， 对艺术的时代感、 艺术的社

会价值有了比较深刻的反思， 并开始

酝酿新的作品。 回京之后， 创作了一

系列时装和古装新戏 ， 如 《牢狱鸳

鸯》 《宦海潮》 《嫦娥奔月》 等， 有

继承也有创新。 一系列新戏的推出，

加上扎实的京昆功底的展示， 使得梅

兰芳名震四方 ， 被上海报刊赋予了

“伶界大王” 的称号。

艺术上的成功， 使梅兰芳产生了到

海外展示表演艺术的愿望。 但是， 要带戏

走出国门谈何容易？ 时局动荡， 政府自

顾不暇， 根本没有向海外传播文化艺术

的观念和决策。 因此， 1919年梅兰芳赴

日公演从策划到成为事实， 曲折艰难的程

度可想而知。

1919年4月下旬， 梅兰芳来到了住

宿地之后， 谈及此行的目的： 我这次来

日本， 是大仓男爵的斡旋。 一是我妻子

早已憧憬日本的风光……逗留时间较

短， 我想研究日本的歌舞伎和谣曲、 实

现了妻子的观光愿望后回国。 和帝国剧

场约定10天， 每天换剧目， 第一天是

《天女散花》， 这出戏是我新写的剧本，

第二天是 《贵妃醉酒》 ……

这是很朴实的、 表面化的商业演

出的想法。 梅兰芳后来回忆这段历史

时说： 我回想第一次我们到日本演出

时， 经费完全由我个人筹集的， 当时

剧团的规模比较小， 开支比较紧， 如

果演出不能卖座， 是要赔本的。 因此，

多少带有一些尝试性质。 总而言之，

第一次访日的目的， 主要并不是从经济观

点着眼的， 这仅仅是我企图传播中国古典

艺术的第一炮， 由于剧团同志们的共同努

力， 居然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 因此我才

有信心进一步前往欧美各国商业演出。

为了艺术， 梅兰芳作出了必要的妥

协。 赴日演出前， 梅兰芳准备的剧目有

《天女散花 》 《御碑亭 》 《贵妃醉酒 》

《嫦娥奔月 》 等二十余出 。 双方最初约

定， 在帝国剧场演出10出， 每天更换剧

目 。 实际演出时 ， 只上演了5出 。 按照

中国梨园戏的旧俗 ， 如果没有特殊原

因 ， 倘若事先决定的剧目被临时更换 ，

演员可以拒绝演出。 梅兰芳则对此作出

了让步 ， 而且同意与日本戏剧同台演

出 ， 将京剧排为第四出 。 后来因人气

旺， 又延长了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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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访日， 全部经费都由梅兰芳个人筹集

各出高薪， 为何梅兰芳先访日本而非美法

1935年的三四月份， 在莫斯科和
列宁格勒这两座城市，积了整整一个寒
冬的冰雪尚未完全消融，却弥漫着一股
春天的气息：早在二月下旬，街头巷尾
已经张贴起印有中文“梅兰芳”三个大
字的海报，预告“中国伟大的戏剧演员
梅兰芳将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献技”，

大商店的橱窗里也陈列着梅先生的大
幅便装照和剧照。 《真理报》《消息报》

《莫斯科晚报》 等主要报纸连续刊登照
片和文章，介绍梅兰芳和中国戏曲。 根
据梅先生智囊团事先提供的介绍材料，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特意翻译编印了三
种俄文书籍，在剧院发售，分别是《梅兰
芳与中国戏剧》《梅兰芳在苏联所表演
之六种戏及六种舞之说明》《大剧院所
演三种戏之对白》。三月十二日，当由梅
先生任团长、张彭春任总指导、余上沅
任副指导的赴苏剧团一行二十四人，历
时近二十天舟车劳顿到达莫斯科火车
站时，梅兰芳的名字在当地几乎已是家
喻户晓。 在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日子里，

梅先生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巡回演出，

好评如潮，盛况空前。

这已经不是梅先生第一次带着梅
派京剧走出国门了 。 但比起1919年 、

1924年的日本之行和1930年的美国
之行，这次苏联之行更是不同凡响。 不
仅因为此行吸引了苏联戏剧、电影和文
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如斯坦尼斯拉
夫斯基、 聂米罗维奇·丹钦科、 梅耶荷
德、爱森斯坦、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等，

而且就在那个时间段里，欧洲戏剧界最
著名的大腕如英国导演戈登·克雷、德
国导演皮斯卡托和新锐德国戏剧家布
莱希特等人也在莫斯科，真可谓现代世
界戏剧文化交流史上的高峰时刻。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关注这
次大师级峰会的。 当时国内因“三大戏剧
观”和“三大体系”学说正进行热烈的讨
论，我非常好奇，斯坦尼、梅兰芳和布莱希
特这三位世界级戏剧大师1935年在莫斯
科的邂逅到底发生了什么？相互之间有什
么启迪？ 碰撞出了什么样的火花？

当时的斯坦尼（1863-1938）年已
古稀，而且健康状况并不很好，但他不
仅观看了演出， 还在家中接待了梅兰
芳。 梅先生一直铭记斯坦尼对他的教
诲，回忆道：“他说要成为一个好演员或
好导演， 必须刻苦地钻研理论和技术，

二者不可偏废。同时一个演员必须不断
地通过舞台的演出， 接受群众考验，这
样才能丰富自己，否则就等于无根的枯
树了。 ”斯坦尼在晚年也曾多次启发苏

联演员要学习梅兰芳的表演技巧。

当时的梅兰芳（1894-1961）刚过
不惑，演员生涯正处巅峰状态。 他远途
出访苏联，既为传播京剧艺术，亦为与
国外同行交流学习。在《我的电影生活》

一书中，梅先生写道 ：“4月14日 ，离开
莫斯科的前一天，我们借助苏联对外文
化协会邀请苏联文艺界开了一次座谈
会， 请他们提出对中国戏的看法与批
评。……许多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都
先后热烈地讲了话。 ”梅先生非常重视
这个座谈会，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去
世，他都没能得到座谈会的会议记录。

当时的布莱希特（1898-1956）才
37岁，因反对希特勒而流亡离开德国，

走遍欧洲各国，在古希腊戏剧、莎士比
亚戏剧和东方艺术中寻找灵感，踌躇满
志地要用新型戏剧改变世界。与梅兰芳
在莫斯科简短邂逅后， 他觉得茅塞顿
开，认为中国京剧里佐证了自己为史诗
（叙事）戏剧所求索已久的表演样式，不
久便写了《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间离方
法》等好几篇论文，首次提出了影响深
远的“陌生化效果”或“间离效果”的概
念。尽管他对京剧和梅兰芳的表演的理
解不无偏差，但这毫不影响他在戏剧理
论和创作上的奇峰突起。他跟梅兰芳有
过些什么样的交流呢？

1980年代中期我在纽约读博 ，看
英国剧作家汤姆·斯道帕的剧本 《戏
仿》，剧情设定在1917年一战后的苏黎
世，让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达
达主义创始人特里斯坦·查拉等真实的
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悉数登场，围绕着
王尔德的名作《不可戏言》演绎了一出
好玩的荒诞剧。 我马上产生一个联想：

如果把斯坦尼、梅兰芳和布莱希特等大
师1935年聚首莫斯科的故事艺术地搬
到舞台上，一定也会非常有戏剧性。

其实有人早就这么做了。 1988年
12月，梅先生的公子梅绍武在《中华戏
曲 》上发表了一篇译文 ，题为 《斯坦尼
斯拉夫斯基 、梅耶荷德 、爱森斯坦 、戈
登·克雷、布莱希特等艺术大师论京剧
和梅兰芳表演艺术 》，原文标题是 《仙
子的学生们》，原作者是瑞典教授拉尔
斯·克莱堡。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梅兰芳
一直心心念念的那场座谈会记录？ 黄
佐临先生读后对它的可靠性心存怀
疑，“但又觉得重要，值得话剧界一阅，

建议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刊《话剧》

转载”。此文1990年又收入了中国戏剧
出版社的《梅兰芳艺术评论集》。

可是没想到，这篇貌似“会议速记

整理”的文字 ，其实是克莱堡教授虚构
的一个剧本，而且已先后在波兰和法国
上演过。 克莱堡对此毫不避讳，1992年
在莫斯科《电影艺术 》上发表文章公开
坦承。 克莱堡从1970年代留学苏联研
究戏剧起， 就对梅兰芳1935年访苏极
感兴趣， 开始搜集各国大师们的文章、

访谈和书信资料，努力追溯理解这一重
大历史事件。 他回忆道：

长时间地在各种档案材料中寻找

当时讨论会的速记记录，可是一无所获。

然而， 差异如此巨大的艺术家们互相碰

撞的想法使我始终感到着迷， 因为他们

的导演观念都非常鲜明， 并且直接影响

着20世纪的戏剧。我决定写一份“假的速

记记录”。于是便产生了《仙子的学生们》

这部剧本，该剧1986年首演于克拉科夫，

过两年，又在阿维尼翁的联欢节上演出，

导演是已故的安都昂·维特兹，他在剧中

扮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角色。

好戏还没完。 上面这段文字，只是
克莱堡文章的一段前言，而他的正文是
正式宣告，在他这部“假的速记记录”以
戏剧形式上演后，他在十月革命档案馆
发现了真的“速记记录”。 此文发表后，

很快被中国学者李小蒸翻译发表在
1993年的《中华戏曲》上，题为《艺术的
强大动力》。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追溯
历史真相的这部长篇悬疑剧才到第二
幕。 近年来，厦门大学教授陈世雄多次
前往莫斯科进行深度调研。 最近我又读
了陈教授发表在《戏剧艺术》的长文《梅
兰芳1935年访苏档案考》，不仅对梅先
生访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觉得对现
在司空见惯的国际交流非常有启发。

现在我们知道，年迈体弱的斯坦尼
并没有出席那次的座谈会， 布莱希特、

皮斯卡托、 戈登·克雷在莫斯科都是外
国人，根本就不在邀请名单上 ，当然也
不可能去发表克莱堡剧中虚构的长篇
大论。 但这次会议依然非常重要，丹钦
科、爱森斯坦等三十来位苏联戏剧电影
界的重量级人士参加了座谈，其中发言
最与众不同的是当时苏联最有影响力
也最有争议的梅耶荷德，他最有锋芒的
发言没有出现在后来的“速记记录”中，

包括那句“请想象一下 ，如果用梅兰芳
的手法来上演普希金的 《鲍里斯·戈都
诺夫》将会怎样。 你们将会看到一幅幅
历史画面，而一点也不必担心会陷入自
然主义的泥沼而搞得一团糟”。

时间过去了八十多年，对梅先生访
苏的回忆、探究、评估、重构乃至想象一
直没有停止过。 那场座谈会是梅先生访
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梅先生本人
的求索到瑞典学者的虚构，再到陈世雄
教授的考证，重现这段重要历史的努力
从未停息。 这个案例对今天的我们有什
么样的启发呢？ 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
今天，艺术家之间场内场外的对话十分
重要，但要实现真诚的双向交流 、并把
信息传递准确却很不容易。 当年梅剧团
出访的学术准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
准———甚至可以说高于现在多数出国
巡演的剧团，但依然在梅先生心中留下
了些许遗憾。 要真正跨越文化隔阂说好
故事 ，必须在实现 “观众踊跃 、掌声热
烈”的同时，高标准地做好双向翻译、记
录研究的工作。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当梅兰芳遇见斯坦尼与布莱希特
费春放

100年前， 中国京剧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梅兰芳带着京剧首次走出国门， 迈出了中国京剧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梅兰芳首次访日公演的台前幕后

▲1962 年发行的 《梅兰芳舞台艺术》 纪念邮票 （部分）


